


阅读导航

作者介绍

１８２３年１２月２１日，法布尔降生在法国南方阿韦龙省撒·雷
旺村一户农民家中。其父亲安东奥尼·法布尔能言善辩，好鸣不平；其
母费克瓦尔·萨尔格性情温顺，和蔼可亲。他从小生活极其穷困，作过
中学教师，业余自学，花１２年的时间，先后取得双学士和博士学
位，中学教书二十余年，兢兢业业。同时业余观察研究昆虫及植物，
发表过非常出色的论文，得到达尔文的肯定和帝国教育部的奖励。但
他想“登上大学讲台”的梦始终没有实现，开辟独立的昆虫学实验室的
愿望始终得不到支持。虽然他的前半生一贫如洗，后半生勉强温饱，
但法布尔没有向“偏见”和“贫穷”屈服。他依然勤于自修，扩充知识储
备，坚定研究方向，坚持不懈地进行观察实验，不断获得新成果，一
次又一次回击“偏见”。他向学生传授自然科学新知识，也得罪了不少
以生理功能解释本能的生物学同行，他不怕人们指责自己没有与“十九
世纪自然科学三大发现”中的细胞学说和进化论保持一致，他几乎是在
忘却一切。

法布尔一生最大兴趣，尽在于探索生命世界的真面目，发现自然
界蕴涵着的科学真理。正因为他热爱真理，所以他撰写《昆虫记》
时，一贯“准确记述观察得到的事实，既不添加什么，也不忽略什
么”。法布尔为之献身的，正是这种揭示把握“真相———真理”的伟大
事业。这成了他一生的至高理想和崇高劳动，他为此感到幸福与安
慰。他将一切品质和才华汇集在这种精神之下，为人类做出自己独特
的贡献。

法布尔的心中充满了对生命的关爱之情和对自然万物的赞美之
情，他以人性关照虫性，昆虫的本能、习性、劳动、婚恋、繁衍和死
亡无不渗透着人文关怀；并以虫性反观社会人生，睿智的哲思跃然纸
上。在其朴素的笔下，一部严肃的学术著作如优美的散文而问世，人
们不仅能从中获得知识和思想，阅读本书更是一次独特的审美过程。



内容简介

《昆虫记》是法国杰出昆虫学家、文学家法布尔的传世佳作，亦
是一部不朽的著作。它融作者毕生研究成果和人生感悟于一炉，以人
性关照虫性，将昆虫世界化作供人类获得知识、趣味、美感和思想的
美文。全书以优美的笔调，亲切和善的语言表述方式，不仅让我们充
分地感受到“虫虫”世界的美丽，更使我们感动于作者的科学精神和人
文关怀。

因为实际教学和学生应用的要求，我们这本书选取了《昆虫记》
最精华的部分（全书为十卷本两万余字），让我们在最短的时间内较
为全面地了解法布尔和他的昆虫世界。

一个人耗费一生的光阴来观察、研究“虫子”，已经算是奇迹了；
一个人一生专为“虫子”写出这样的书，更是奇迹；而这些写“虫子”的
书居然一版再版，先后被翻译成５０多种文字，直到百年之后还会在
读书界一次又一次引起轰动，更是奇迹中的奇迹。这些奇迹的创造者
就是《昆虫记》的作者法布尔。《昆虫记》不仅仅浸透着对生命的敬
畏之情，更蕴涵着某种精神。那种精神就是求真，即追求真理，探求
真相。这就是法布尔精神。如果没有那样的精神，就没有《昆虫
记》，人类的精神之树上将少了一颗智慧之果。

法布尔拥有“哲学家一般的思，美术家一般的看，文学家一般的感
受与抒怀”。在本书中，作者将专业知识与人生感悟融于一炉，娓娓道
来，在对一种种昆虫的日常生活习性、特征的描述中体现出作者对生
活世事特有的眼光。字里行间洋溢着作者本人对生命的尊重与热爱。
本书的问世被看作动物心理学的诞生。《昆虫记》不仅是一部研究昆
虫的科学巨著，同时也是一部讴歌生命的宏伟诗篇，法布尔也由此获
得了“科学诗人”、“昆虫荷马”、“昆虫世界的维吉尔”等桂冠。人类并不
是一个孤立的存在，地球上的所有生命包括“蜘蛛”、“黄蜂”、“蝎子”
“象鼻虫”在内，都在同一个紧密联系的系统之中，昆虫也是地球生物
链上不可缺少的一环，昆虫的生命也应当得到尊重。《昆虫记》的确
是一个奇迹，是由人类杰出的代表法布尔与自然界众多的平凡子民
———昆虫，共同谱写的一部生命的乐章，一部永远解读不尽的书。



《昆虫记》是一部严谨的科学著作，但面孔却十分和善，不故作
深刻，没有干巴巴的学究气，没有学术著作的晦涩枯燥与一本正经，
“没有充满言之无物的公式、一知半解的瞎扯，而是准确地描述观察到
的事实，一点儿不多，一点儿不少”。

写作风格

法布尔写《昆虫记》并不局限于仅仅真实地记录下昆虫的生活，
而是以人性观照虫性，并以虫性反观社会人生，睿智的哲思跃然纸
上；最重要的是，整部作品充满了对生命的关爱之情，充满了对自然
万物的赞美之情。正是这种对于生命的尊重与热爱的敬畏之情，给这
部普普通通的科学著作注入了灵魂，使这部描写微小的昆虫的书成为
人类获得知识、趣味、美感和思想的鸿篇巨制———“昆虫的史诗”。

法布尔以生花妙笔写成《昆虫记》，誉满全球。这部巨著在法国
自然科学史与文学史上都有它的地位，这部巨著所表述的是昆虫为生
存而斗争所表现的妙不可言的、惊人的灵性。法布尔把毕生从事昆虫
研究的成果和经历用大部分散文的形式记录下来，详细观察了昆虫的
生活和为生活以及繁衍种族所进行的斗争，以人文精神统领自然科学
的庞杂实据，虫性、人性交融，使昆虫世界成为人类获得知识和美感
的文学形态，将区区小虫的话题写成这样的作品在世界上也是空前
的。没有哪位昆虫学家具备如此高明的文学表达才能，没有哪位作家
具备如此博大精深的昆虫学造诣。《昆虫记》的作者被当时法国与国
际学术界誉为“动物心理学的创导人”。在晚年法布尔出版了《昆虫
记》最后几卷，使他不但在法国赢得众多读者，即使在欧洲各国、在
全世界，《昆虫记》作者的大名也已为广大读者所熟悉。文学界尊称
他为“昆虫世界的维吉尔”，法国学术界和文学界推荐法布尔为诺贝尔
文学奖的候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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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石园

“荒石园”那里凝结着我的心愿，我的梦想，想得到它的意愿一直
揣在我的心中，但每每总是不知不觉中又归入了“以后再说”的十里烟
云中……优美、亲和的语言讲解引领我们进入仿佛鲁迅笔下的“百草
园”，带给我们美丽的遐想……

那儿是我最愿意待的地方，是我的ｈｏｃｅｒａｔｉｎｖｏ�
统，与公共要道上的诸般苦恼无缘；一块偏僻的不毛之地，被太阳烤
得滚烫，但却是刺茎菊科植物和膜翅目昆虫们的好去处。那里没有过
往行人打扰，我可以对石泥蜂、土泥蜂们提问调查，专獉心獉獉致獉
志地从事这种难度极大的学术探讨，其提在那里无须大量消耗时间的
远途出行，无须分心伤神的艰难跋涉，我可以通盘安排我的攻坚计
划，从容设下缜密的圈套，然后每日每时地观察其结果。ｈｏｃｅｒ
ａｔｉｎｖｏｔｉｓ，是的，那里凝结着我的心愿，我的梦想，想得
到它的意志一直揣在我心中，但每每总是不知不觉又归入了“以后再
说”的十里烟云。况且，真要在旷野上搞个实验室，也的确很不方便，
你得为每日面包的事操碎心。我四十年如一日，靠着顽强的斗志，过
着自己并不在乎的艰辛清苦日子。终于，这一天等到了，我有了这处
实验室。至于使人能够坚忍不拔、拼命工作的是什么，这里不准备多
说了。反正我的实验室到手了，尽管它条件较差，但有了它，我的生
活大概就有些许闲暇了。可以这样说，我一直都好像是腿上拖着苦役
犯的铐链。这一回心愿总算实现了。但实现得晚了点儿，哦，我可爱
的虫子们！我担心，到了摘桃的时候，我已经开始没有能吃桃的牙
了。的确晚了点儿，当初的广阔视野，如今变成了低矮憋闷的穹顶境
界，而且还在日益压低，变得更狭窄。除了失去的东西，对过去我是
毫无遗憾，无所谓自疚，甚至包括我的二十年光阴；同样，我也根本
不希望什么。体验了形形色色的炎凉世态，心已支离破碎，人便会不
禁自问：只为活命，吃苦是否值得？我现在的心境即是如此。



我的周围是满目废墟，只有一截断壁仍立在那里岿然不动，它的
根脚是由石灰沙泥筑实的基础；这断壁，就是我对科学真理之挚爱的
写照。哦，不愧为能工巧匠的膜翅昆虫们，我现在是否可以着手给你
们的历史再如实追加上几页文字了？�体力不会被毅力拆台吧？既然
有此担心，我为什么还把你们搁置了这么长时间？这一点，有些朋友
已经斥责我了。啊！你们去告诉他们吧，告诉那些既是你们的也是我
的朋友，说那不是我健忘，怠惰，把你们放弃了，说我一直惦记着你
们；说我早就深信节腹泥蜂的密洞里还有尚待向我们揭示的有趣秘
密，洞泥蜂的猎食活动还有会令我们惊奇的新细节；只是我时间不
够，又单枪匹马，不被人理睬，还要对付这穷命；深�更何况，要想
高谈阔论，必须先能活命。就这样告诉他们，�他们一定会原谅我。

还有人斥责我，说我的话语不够严谨郑重，说白了，就�是没有
学院气的干巴劲儿。他们担忧的是，一篇文字若读着不费劲，就无法
保持表达真理的功能。如果我依了他们，那么就只有在两眼一抹黑的
情况下才算是有深刻认识的了。你们过来，不管是挂蜇针的还是披鞘
翅的，你们都来，来为我辩护，来为我作证。请你们以我与你们共同
生活之际那种亲密感情，我观察你们时的那种极大耐心，以及我记录
你们行为时的那种严细精神，站出来说话吧。你们异口同声为我这样
作证：不错，我写的那些没有满篇空洞程式和不懂装懂滥言的文稿，
恰恰是在准确记述观察得到的事实，既不添加什么，也不忽略什么；
日后有谁想向你们提出问题，你们也这样回答他们。

我亲爱的虫子们，一旦你们因为做不出难为人的事而说服不了那
群胆大气粗的人，我就会出来说话，会这样告诉他们：“你们是剖开虫
子的肚子，我却是活着研究它们；你们把虫子当作令人恐惧或令人怜
悯的东西，而我却让人们能够爱它；你们是在一种扭拽切剁的车间里
操作，我则是在蓝天之下，听着蝉鸣音乐从事观察；你们是强行将细
胞和原生质置于化学反应剂之中，我是在各种本能表现最突出的时候
探究本能；你们倾心关注的是死亡，我悉心观察的是生命。我当然还
要进一步表明我的思想。野猪们践踏了清泉之水；原本是研究人类童
年的壮丽事业———自然史，却由于分离细胞技术的高度发达，反而
变成了令人厌恶憎恨、心灰意冷的事物。一点儿不假，我在为学者们



撰写文章，为将来有一天会多少为解决‘本能’这一难题做些贡献的哲学
家们撰写文章；但我也是在，而且尤其是在为青年人撰写文章，我实
在想让他们热爱这门你们这么想让人憎恨的自然史。这就是我为什么
们始那终类坚持科真学实华所章特。有你的们一獉那丝獉类不獉说獉
苟道的，态恕度我，直要言求，真自己好不像是去用读休你伦人的土
语写成的。”

然而此时此刻，我要做的不是这些事。我现在要做的，是说说我
这块地，长期以来它是各项计划中最能寄托我情思的一项，我有心将
它变成一个活的昆虫学实验室。这一小块地，最后终于在一个僻静的
小村庄找到了。这是一处当地人类所植说物的的“多阿石尔生玛斯荒”
地。。这这个种词地语极，其指贫的瘠是，一连片开只犁生的长工着
本百里费香都收不回来。如果春天偶尔下场雨，地里长些青草出来，
羊才会到这地方转悠几圈。不管怎么说，我这块生荒地，由于碎石层
间夹杂了少许红壤，过去还曾破天荒地种过东西。有人说，这里从前
种过葡萄。如今，为了种上几棵树，我们在地上挖坑，不定在哪儿会
挖出诚属珍稀的乔本植物的根条，其实都已经在长期的气候作用下半
炭化了。能够插进这种土质的工具只有三齿叉，于是我不断将三齿叉
踩进地里，待掘起看时，每次都非常遗憾，据说最早种植的葡萄树已
经荡然无存了。这块地上生长着的，倒是百里香、薰衣草和一些胭脂
虫栎树丛。胭脂虫栎是一种矮小树种，人只要稍微高抬点儿腿，就可
以跨着它们游走。这些植物，特别是前两种植物，对我会是有用的，
因为它们可以为膜翅目昆虫提供采蜜的条件。我不得不把三齿叉掘起
的百里香和薰衣草，连土石带根一起复归原位。

我并未动手治理，这里有大量流动的土壤，开始时这些土粒随风
而至，以后便长年积存下来。一眼望去，这块土地上长的最多的是一
种禾本植物———狗牙根，这赶不走的植物很二讨大厌的，是三矢年
车炮菊火，连它天们的都战露争着都一没副能哭将丧其脸斩，尽身杀
上绝披。棘数挂量刺第，有的还带星状利器。这当中又分为双至矢车
菊、蒺藜矢车菊、丘陵矢车菊和寒地矢车菊。其中占比例最大的，当
数双至矢车菊。在各种矢车菊交织难辨的乱丛当中，支棱着一种酷似
枝状大烛台的菊科植物，杈杈枝梢上吐出火苗般的橙红色大瓣花，人



们称之为“西班牙狼牙棍”。它浑身长满粗硬凶险的刺，其穿刺力与铁
钉不相上下。比狼牙棍还高的是伊利里亚矢车菊，它孤零零地戳在地
上，茎秆笔直，有一两米高，梢头顶着几个硕大的紫红色绒球。它浑
身披挂的利器，与狼牙棍相比毫不逊色。我们别忘了，还有蓟类植物
家族。第一种是险獉恶獉的獉蓟獉类，浑身棘刺，让采集者不知如何
下手；第二种是披针蓟，叶丛茂密，叶脉末端形成梭镖般的硬尖；第
三种是越长颜色越黑的蓟类，这种植物集缩成一团，酷似插满针刺的
玫瑰花结。上述各种植物之间的空隙地上，爬着果实颜色发蓝的蔓生
荆棘，拉成长绳的秧条上装备着无数毛刺。如果想观看一下正在一簇
刺丛中采蜜的蜂类，必须穿上半腿高的长筒靴，否则就得尝受腿肚子
挂上血丝的那种痒疼。当土壤中还保存着几场春雨的残留水分时，这
片环境艰苦的植物景观还是具有独特魅力的。双至矢车菊黄色花头铺
成的大地毯上，矗立着一座座狼牙棍的金字塔，四下里是伊利里亚矢
车菊投出的横七竖八的标枪。可夏日旱季一到，眼前只剩得一片荒
芜，划根火柴就能蔓成满园大火。这就是，更准确地说，这曾经就是
我获得这片园地支配权时的情形。当时，我把它当作迷人的伊甸园接
收了下来，想从此与虫子为伍在里面生活。这是我经过四十年殊死斗
争才换来的一块园地。

我那时称之为伊甸园；如今，按我最基本的价值趋向看问题，这
称法依然不变。这块不惹人爱的园地，大概从来没人愿意往里面捏放
几粒萝卜种子；然而对膜翅昆虫来说，它就是一处地上天堂。它那长
势茂盛的荆蓟和矢车菊，把周围的蜂类都吸引到了我的眼前。以往去
野外捕捉昆虫学标本，从未见过一个地点能聚集如此众多的蜂类；可
以说，操各种职业的蜂类，都到这里来约会了。它们当中，有捕捉活
食的猎工，有利用湿土造巢的垒筑工，有梳理绒絮的整经工，有

从叶片或花瓣上裁切材料的备料工，有用碎纸片作材料的建筑
工，有搅和黏土的抹工，有给木头钻眼的木工，有打地道的矿工，此
外还有加工羊肠子薄膜的技工……啊，还有，可我哪能知道那么多
呢？



这一位是干什么的？它是黄斑蜂。它在双至矢车菊蛛网状叶片的
梗上刮来刮去，刮出一个小绒球儿，然后自豪地衔在大颚间。它要用
这叶梗绒在地下制作一些毛毡小口袋，封存自己的蜜食和卵粒。那些
是干什么的，那些热情如此高涨的采花蜜者？它们是切叶蜂。它们腹
部下方带着采粉刷，刷子颜色不一，有黑色的、白色的，也有火红色
的。它们还要离开荆蓟丛，飞到附近的小灌木丛里观看一下，在那里
选些叶子，从上面切下些卵形小渣片。这些渣片，最后将全被运进那
只保存花粉收获物的干净容器里。再看那些穿着一身黑天鹅绒的，它
们是干什么的？它们是石泥蜂，专门加工水泥和砾石。它们干的泥活
儿，在荒石园的石子上随处可见。还有，再看那些突然启动、上下翻
飞、左冲右突、嗡鸣大作的又是干什么的？它们是明壁泥蜂。它们把
家安在了附近那些旧墙上，以及朝阳的物体坡面上。

现在看看暗壁泥蜂。那一只正在一个横卧的空蜗牛壳里工作，把
成串的小隔室堆放在壳内的螺旋坡道上。另一只突然一爪出击，爪尖
直取竖立在那里的蜗牛壳内的软体，为自己的幼虫找到一所圆锥型宅
室；然后再一层楼一层楼地建造上成排小隔间。还有一只，正设法给
一条由断苇秆构成的天然通道派上用场。再看那只多自在，它免费租
用了某位建筑师蜜蜂那些尚可利用的长廊台。我们再看，那是大头蜂
和丽纹蜂，其雄蜂都生着长长的触角；这是毛足蜂，后爪上那一对粗
大的毛钳，是采花粉的器官；这种是地花蜂，它们是一个品种繁多的
蜂类；此外还有腰腹纤细的隧蜂。暂时介绍这几种，事实上，种类太
多了。如果我继续往下数，大概能把整个产蜜族类的蜂民们都检阅一
遍。佩雷斯教授是位波尔多的昆虫学者，我发现新虫种后，都是向他
请教如何命名。他曾经问我，是否可以用专门的捕虫方法捕捉如此众
多的稀有虫种，甚至是新发现的虫种，然后给他寄去。我专业捕虫的
技术很差，而且，热情更低，我给他送标本的用意，是想促进他的研
究工作，而绝不是让他用大头针穿透后钉在匣子底上。我没有什么捕
虫秘诀，究其原因，是因为我拥有这些茂密丛生的蓟草和矢车菊。

天赐良缘，这些成员众多的各种采蜜族群体中，还加入了猎食族
的成员。泥瓦匠们曾在我的荒石园中遗弃不少废料，园中到处能见到
这儿一堆那儿一堆的沙子和石块，都是准备造园子围墙用的。施工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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